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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3月6日上午9时，我去八宝山参加彭

桓武先生遗体告别仪式。才半年多不见，先生显

得消瘦了不少，没有想到他会走得这样快。原打

算正月初三去他家拜年，因为我们每年一般会在

“五一”、“十一”、“春节”去看望他老人家，他

很喜欢与大家无拘无束，天南海北随便聊，每次

都使我们获益不小。那日我打电话预约，家里无

人接听，便有一种不好的预兆。后经人证实，得

知彭先生春节前就住进医院，而且这次情况不

妙，他呼吸困难，已将气管切开，可能凶多吉

少。但没有想到先生于2月28日驾鹤西去，一位

功勋科学家走完了他精彩的一生。

92岁，对于一个人来说生命不算短，已超过

彭先生自己的粗估公式：86加或减 4。他曾经对

像他这样解放初期回国的一批老科学家的平均寿

命作出过估计，根据统计数据得出统计规律是在

90岁与82岁之间。他说王老(王淦昌)是90岁去逝

的，还有某某、某某，所提的名字我记不清了，

都在他粗估公式范围之内，所以他对自己还能活

多久心中是十分有底的。2006年 5月 3日，我们

在他家中聊天时他就说：“我已经 91岁，多活了

一年。”还乐呵呵地说，争取多赚它几天！真正

是笑对人生！对死亡无所畏惧！要知道彭先生说

这话时内心是隐藏着巨大悲痛的，我们几位同志

事先约定不要触及彭先生的伤心处，不料彭先生

却主动向大家畅开心扉，说：“我的儿子因患骨

癌去年(2005年)11月份在美国去逝了，我为他回

国来能进家门而辛辛苦苦搬一次家，结果还没有

派上用处。”此时，我们沉默无言，老天爷怎么

这样不公道，为何不幸的事情一次又一次降临在

这样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身上呢？彭先生43岁才结

婚成家，仅有 18 年的夫妻生活，夫人便因病早

逝，又遇老来丧子，想儿子回家来团聚一次的愿

望也没能实现，仅留一个10岁大的孙女。这次生

病会走得这么快，与这些致命的打击、心灵的内

伤应该有直接关系，只是他不轻易外露而已。我

在想，一位有成就的伟大科学家是否一定伴随着

不幸的人生？没有经过各种打击、痛苦磨炼的人

摇，说：“不要！”真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最

后商定生日那天请他到我们所做一次学术报告。

那日报告会开始时，主持人说了一番祝福的话就

算过了生日了。我后来听说当晚他的两位大弟子

周光召、黄祖洽夫妇到彭先生家里陪先生吃了碗

长寿面。2005年，彭先生已经90高龄了。九所和

理论物理所联合举办了“庆祝彭桓武先生九十华

诞学术报告会”。主持人为周光召，报告人是老寿

星本人。彭先生那天讲的是他研究爱因斯坦相对

论的一个最新成果。报告结束后，周光召动情地

说，以彭先生这样90岁高龄还能做这么精彩深刻

的科学报告，实在是一个奇迹。

彭桓武先生是一位传奇般的人物。他把毕生

的精力都奉献给了科学事业，贡献给了祖国的国

防事业，并取得了突出成果。而他始终淡泊名

利，低调地走完了自己光辉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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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是一定不会成为一个伟大人物？为了打破家

中沉闷的气氛，我们提出想和彭先生合影留念，

他非常乐意地穿上那件喜爱的红色上衣，由保姆

阿姨帮忙，为我们留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图1)。

拍完合影后，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秦元勋的照

片给彭先生看。我知道彭先生一直很关心秦元勋

先生在美国的近况。我说：“秦元勋与陈能宽、

周毓麟同岁，与老周还是同年同月同日生，当年

为研制“两弹”，俩人同为理论部副主任，同抓

数学、计算、计算机，真是无巧不成书！这些照

片是我2005年6月份在美国，特地去秦先生家中

看望时所拍。他住在离首都华盛顿特区不远的弗

吉尼亚，与大儿子一家生活在一起，身体很好，

走路还很快，上下楼梯不成问题，眼晴做了白内

障手术，成了远视眼而不戴眼镜了。秦先生托我

转达对您的问候！他也十分想念您！他每日一早

外出走走，吃完早餐后看看电视、上上网，有时

间就思考他喜欢研究的“相对论”。他本想打一

份最新研究结果的论文让我带回交给您审阅，可

惜孩子们都去上班未能打印出。”彭先生听完笑

着说：“我哪里还有精力去看他的相对论呢！”我

知道，秦元勋先生最崇拜和敬重彭先生，彭先生

也十分爱护和关心着他。记不清是在哪一年，比

较早了，彭先生致信秦先生，希望说服他回国来

工作和生活。但秦先生有一个弱点，不会做饭、

不会洗衣服，不会料理自己的生活。因此在1987

年 1 月 19 日老伴突患脑溢血去逝后，他无所适

从。后来在孩子陪同下赴美一直未归，虽然现在

与儿孙们生活在一起，但白天仍是一个人，形单

影只，周围也无中国人可以交流，很是孤独寂

寞。彭先生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劝说：“我一辈子

大部分时间都是一个人生活，以前还请一位小时

工阿姨帮忙做做饭，76 岁半后学会完全独立生

活，买菜、做饭全由自己完成。”意思是说以你

(老秦)现在的年龄还有什么学不会的，回国来生

活完全不成问题。当时彭先生执笔写字手已发

抖，只能在计算机前用手指一个键一个键地按下

输入，打印出信后，请我帮他校对。我真不敢也

不好意思，心想这么伟大的科学家，我哪能改动

您写的信呢？彭先生说：“不要紧，有什么不合

适的，提出后我可改一下。”我斗胆提出了几处

修改意见，彭先生认同后当场改之。我说：“您

打印出，亲笔签个名字，我拿到所里给您发出

去。”他摇头坚决地说：“不！这是我的私人信

件，我自己拿到邮局去寄！”当时我的心头一

震，从这么细微的事情上可以看到这位科学大家

的高贵品德！

《科学时报》2008年 3月 6日C1- 4版上曾刊

出《纪念彭桓武先生特别报道》，其中该报记者

王静的一篇文章中，特别提到时任理论物理所业

务处长的刘寄星所说的彭先生自掏腰包不报旅差

费公私分明之事。这件事我最清楚，是由我经手

操办的。那是 1987年 9月 17日至 23日在湖南张

家界召开全国第二届计算物理学会年会，彭桓

武、程开甲等老一辈科学家应邀参加，并在大会

上做特邀报告，而不是如彭先生所说没有做报告

(图2)。彭先生说这次是自费旅游也没有错，因为

他一开始是这样考虑和安排的：离京第一站到湖

南长沙报到集中，随同会议包车一起到张家界，

参加年会开幕式并在大会上做特邀报告，随后安

排彭先生等少数人先游览张家界金鞭溪、猛洞

图1 从左至右：孟昭利、张锁春、彭桓武(中)、汪惟中、

彭清泉 (2006年5月3日摄于彭桓武先生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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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彭桓武先生在计算物理学会第二届年会上做特邀报告

(1987年9月17日，湖南省大庸市(现张家界市))

河、芙蓉镇等地，其他人会议照常进行；之后送

彭先生乘火车赴第二站贵州贵阳，会见贵州大学

的老友；尔后乘火车往第三站云南昆明，与西南

联大时的老友相聚，最后由昆明直接回北京。彭

先生连一封私信都要自付邮费，公私分明，更何

况这次基本上是走亲访友、故地重游，当然更会

要自掏腰包，绝对不会去沾公家的一点点便宜！

关于彭桓武先生对中国计算物理学科的发

展，和对计算物理学会的关怀及支持的事例，作

者将在另文中阐述。他亲自连续参加学会四届年

会开幕式，并在两届年会上做特邀学术演讲，却

是很少有的事。

在此我顺便补充在《特别报道》的一些文章

中所涉及到的几件事。一件是彭桓武先生在1995

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终身成就奖金 100万港元，如

果支配使用纯属他个人行为。但彭先生的想法和

思想境界与一般人不同。他想到中国的原子弹、

氢弹能试验成功，固然有他个人的重要贡献，但

却是千万人协同作战的成果。能提笔写出“集

体、集体、集集体，日新、日新、日日新”这样

的不朽名句，其实是先生内心精神世界真实的写

照。我国核武器的研制和发展，确实造就了一批

有名的科学家，其中1999年国家表彰的“两弹一

星”功勋奖章的23位获得者中，与核武器研制有

关的就有10位，目前核武器研究院的两院院士共

有 22位(还不包括曾在该院工作过，现已调离的

相当数量的院士)。但是还有很多的同志，由于各

种原因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和地位，说实在的，

心里会有些不平衡。由于彭先生曾任该院主管理

论部的副院长，在“两弹”突破中理论部哪些人

作出过特殊贡献，他心中是有数的，当然掌握的

情况可能不全面，尤其是事情已过去那么多年。

但彭先生念念不忘这些同志，他认为理应有所回

报，哪怕是象征性的意思一下也是有意义的，至

少说明自己没有忘记大家的贡献，在自己得到的

奖金中也凝聚了同志们的一份心血。于是彭先生

主张将这笔奖金的大部分设立了一个奖励基金。

彭先生曾对我说过：这个基金不申请、不评审，

一言堂，完全由我一个人说了算，以减少不必要

的麻烦。每年奖励2—3人，奖金每人3万元人民

币。主要奖励当年理论部在突破“两弹”中有贡

献的人，少量资助当年与他一道奋斗但现在生活

上遇到困难的同事或亲属。比如1968年因飞机失

事而牺牲的郭永怀的夫人李佩老师(唯一的女儿也

去逝)就是其中一例。彭先生首先划了一条红杠

线，凡已有两院“院士”头衔的不在他的基金奖

励之列，因为他们已享受到党和国家的待遇。事

实上，彭先生办事非常慎重，广泛听取大家的意

见。因为他平易近人，没有一点架子，所以接触

的人很多，能听到不同的声音。尤其善于听取普

通群众的看法，因为这是来自最基层的、最真实

的反映。我曾经向彭先生提出建议，我原来所在

的蒙特卡洛方法组有两个人有资格获得他的基金

奖励，因为他俩在我国氢弹原理突破和氢弹研制

方案中确实作出过重大贡献。一位是组长吴翔，

后调离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另一位是刘德明，

后调至沈阳建工学院任教。我说吴翔的情况您比

我更了解，不用我多作介绍。而刘德明是搞数学

的，您了解不多。但您一定不会忘记在氢弹突破

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切片程序”，用“双向一

维”的纯差分方法求解最初的点子是他提出的，

编程序采取的差分格式的公式是他推导的。虽然

程序编制是大家分工编的，用于型号任务的计算

是大家去做的，但不能否定刘德明当时做的关键

工作。当时理论部没有一个可用于任务计算的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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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程序，全靠这个一维半的“切片程序”。说句

实在话，本人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不小，这绝不

是自吹自夸，争名夺利，但原创性不足，只是出

劳力多干活，刘德明比我更合适获得基金奖励。

当然，彭先生不会只听我的一家之言，他会多方

调查研究，落实并听取意见。但我最终感到高兴

的是，吴翔和刘德明先后出现在彭先生的分批奖

励名单之中。其特殊的意义在于，虽然他俩前后

都离开核武器研究所，但不是“人一走茶就

凉”，在与不在一视同仁；二是搞数学和搞物理

的一视同仁。获得彭先生奖金的人都非常激动，

不在于钱的多少，而是自己付出的心血得到了肯

定。更是感念彭先生的高风亮节，高尚品德和人

格魅力，是大家终生学习的榜样。

另一件是有关彭先生每天衣食住行之类日常

生活琐事。由于他长期习惯一个人自由自在地生

活，每天如何安排最合适自己，是经过日积月

累，实践检验后的最优选项。先生能如此高寿，

除了有豁达的胸怀，与他有规律的生活方式直接

相关。我曾向他咨询和讨教经验，他大致说了一

下自己的生活规律：由于长期养成工作到清晨 2

点的习惯，所以一般睡到上午10点才起床，之前

打进电话他是不接的，起床后先洗个热水澡再吃

早饭，11点钟左右开始读报看电视，有时候一个

人玩玩扑克牌。现在年纪太大了，请小时工来帮

做午饭，理料家务。以前都是自己买菜，回家做

午饭。买菜买肉，买什么样的菜和肉都有固定

点，那里的师傅都认识他。遇上刮风下雨或下雪

结冰，彭先生不能亲自去采购，就告诉小时工阿

姨，到什么地方去买什么东西，告诉对方说是彭

先生要的就行。他最擅长做的饭是“大杂烩”，

将各种菜、肉、面条或米饭统统放在锅内一起

煮，烧到熟透为止。他没有午睡的习惯，此时是

他会见朋友的好时刻。下午天气好的话，彭先生

喜欢一个人外出走走，乘车前往颐和园，有时也

去香山、植物园等处遛遛。乘车时别人见他年长

都会主动让坐，但他谢而不坐，他还喜欢两手抓

住车上的圆环，随车晃动并扭动身体，手臂、

腰、腿都可以得到锻炼，全身都得到运动，这叫

“乘车运动法”。他喜欢到人多的地方去看看下象

棋、听听京剧清唱，凑个热闹，放松心态。他还

为老头们总结出一个理论，叫做“男子要女性

化”。意思是年纪大的男同志在家要多做女同志

的活，比如做饭，做家务，这样既可锻炼身体，

又可调节精神。他说为什么女的都长寿，活得比

男的要长，就是因为她们常干家务活儿。因此，

他大力提倡老年男士要“女性化”。想想确实如

此，这是在传授真经给我。我说我有老伴在，在

家基本上不干家务活，看来我得向您学习，改改

我的坏毛病了。

最后，我再讲一件令我感动，终身受益的小

事，足以反映彭桓武先生的高贵品德。那是2002

年春节，正月初一(2月 12日)，我约了几位曾在

核武器研究所工作过的老同事到彭先生家中去拜

图3 彭桓武先生为本文作者亲笔签名的赠书(2002年 2月

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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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我带去一本自己刚出版不久的《中国现代数

学家秦元勋》一书送给他，先生的记忆非常清

楚，说前不久我还收到你通过所里的信箱转来的

几本书。我说是的，平时担心打扰您，想着办公

室都在同一个大楼里，图个方便，往您的信箱里

一塞就完事了。这一天，是春节，彭先生见到这

么多老同事，心情特别好。他说有来有往，来而

不往非礼也，今天我要送你们每人一本刚出版的

我的《诗文集》。大家十分兴奋，求之不得。我

对其他同事说你们今天都沾了我的光，得到彭先

生亲手赠送的“宝书”。彭先生取来书后，亲笔

签名，更是机会难得(图3)。虽然他拿笔写字会发

抖，那可是先生的真迹啊！十分珍贵！

彭桓武先生十分谦虚，以“战友”称呼我们

每个人，令人倍感亲切，毫无距离。事实上，彭

先生在 1961年 4日至 1972年 11月在核武器研究

所工作过，我是1963年9月至1978年9月也在该

所工作过，曾经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不过，

彭先生是统帅，而我是普通一兵，是战士，却为

共同的事业携手奋斗过。能得到彭先生亲笔签名

赠书，大家心花怒放，如获珍宝！回家后我一口

气读完，之后又抽时间细读了好几遍。对彭先生

的为人有了更全面更深刻的了解，真不愧是一位

人人尊重和爱戴的伟大科学家！

彭先生，您留给我们的，该学的东西实在太

多了，您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

利用反中微子监视核反应堆
物理新闻和动态

一个国际物理学家团队提出一种利用反中微子探

测器监视反应堆生产武器材料的新系统。用放在反应

堆旁的探测器测量反应堆放出的反中微子可以充分评

估堆芯的状态。但是，研究人员承认，还需要对目前

的探测器进一步研发，新的系统才切实可行。

核电站可以用来生产用于核武器的钚。因此像国

际原子能机构(IAEA)那样的主管单位十分关注实用技

术的研发，以便通过在反应堆外进行的探测来确证反

应堆在按照所声明的那样运行，没有武器材料从那里

运走。使用反中微子探测器作为反应堆防扩散措施并

不是新的理念，早在1978年就已经有人提出了，此后

进行了许多研究工作。这种方法原则上是可用的，因

为对于一座典型的核电站反应堆来说，运行时每天大

约产生数量级为1026的反中微子。

反中微子的能谱有赖于它们是经过铀的裂变还是钚

的裂变产生的。钚的裂变产生的反中微子的平均能量较

低。这意味着反中微子携带着堆芯中裂变材料的种类和

数量的信息。因此，通过测量反中微子能谱可以确定钚

裂变所占的份额，并由此可以得出堆芯中钚的总量。

2003年在加利福尼亚州的San Onofre 核发电站(SONGS)

安置了这种原型探测器SONGS1。但是由于设计上的限

制，探测器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探测器的灵敏度很有

限，来自反应堆的反中微子的能量分布也不清楚。

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学院暨州立大学(Virginia Tech)

的Patrick Huber与维也纳的同事说，在过去的 5年中，

中微子的探测技术有了很大的改进。目前这个团队将

反应堆详细模拟与反应堆中子通量计算和统计分析结

合起来，认为这样可以充分描述反中微子的能量分

布。他们将集中研究伊朗的 IR-40重水反应堆。发表在

Physical Review Letters上的最近的一项研究中，Huber

等基于对1994年北朝鲜核危机中的研究提出，利用他

们提出的方案，当检查员可以回到伊朗的反应堆工作

时，应该可以对伊朗的重水反应堆芯成功地探查了。

在这项研究基础上，该团队研究了 IR-40反应堆的

公开的信息。他们建议在探测器系统中使用20吨或略

少的闪烁体，探测器系统安装在标准的集装箱内，放置

在紧靠反应堆厂房的外墙处。反应堆芯与探测器中心的

距离为19 m。这样在 IAEA所要求的90天时间内可以完

成足够的测量。他们认为，利用反中微子探测器，在检

查员不在的一段时间内，仍然可以监视堆芯的状态，即

使从反应堆只移走2公斤的钚都能检测出来。这是其他

方法，如照相、摄像头监视等，都达不到的。

Huber承认，他们的系统仍需重要的技术改进。希

望在下一个 5年中将能确定这样的反中微子探测器是

否能可靠地用于对核反应堆进行监视。

有关论文发表在Phys. Rev. Lett.，2014，113：042503。

(周书华编译自 Physics World News，12 August，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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